
去看正在装修的房子。
一进门，便见满地狼藉，

全是墙上刮下来的墙皮。原
本以为不需要清洗的沙发套
上，也落满了星星点点的粉
尘。而打开洗手间，赫然见负
责装修的郭师傅的鞋子、裤
子，放在暖气管和洗衣机上。

见我蹙眉，郭师傅赶紧
说：别急，等干完了，这些垃圾
全都会被运走。想起之前装
修，都是郭师傅弄干净了，我
才过去打扫现场，这次在装修
中途探视，难免混乱，只好叹
一口气，打算等装修完了，再
将房间彻底清理一遍。

郭师傅帮忙安装马桶盖的
时候，我看见卧室里有一个专心
清扫地板上腻子粉的小伙子，便
顺口问他：这是你儿子吗？

郭师傅不紧不慢地说：不
是，我儿子是送快递的。

算算郭师傅的儿子应该
二十五六岁了，每天风里来雨
里去地送快递，我便建议郭师
傅，可以让儿子学装修，跟他
一样做木工，至少不需要在外
面跑。就像刮腻子的那个少
言寡语的小伙子，只要耐心做
事，总有钱挣。

郭师傅听了一声叹息：木
工现在用的人少了，儿子也不
愿意学，大家都买现成的家
具，样式好看又便宜，谁还会
花人工做家具呢。

我默默看着郭师傅打扫
着地面上的垃圾，忽然找不到
话说。

每年都帮我们家擦洗油
烟机的师傅，今天再次擦洗
时，不小心将油烟机上的玻璃
弄坏了，他逛了五六家油烟机
店，也没有找到配件，不得已
跟我商量，一人一半钱，再买
个新的。想到旧油烟机也快
淘汰了，我便无奈地叹口气，
说：算了，师傅，我自己去买新
的吧。就这样，装修预算里，
又无缘无故多出一笔油烟机
的钱。

从学校开会回来，急匆匆
提了窗帘去安装。郭师傅已到
下班时间，但照例不急不躁地
等着我。我在窗台上看到一盒
感冒药，问了才知，郭师傅这几
天感冒了。我有些愧疚，这几
天没少麻烦他。让他帮我盯着
擦窗户的，清洗油烟机的，安纱
窗的。还让他帮我挂窗帘，安
灯泡，按节能灯，清理垃圾。几
乎，我将他当成了大管家，全权
负责房子的装修。

郭师傅老家乌兰察布还
有一些田地，很多年前，他来
到呼和浩特打工，并在二环外
买了一处三百多平的农村宅
子，没想到后来赶上拆迁，补
了八十平的房子和现金。我
问他，既然有儿子，为何不要
一百二十平的，方便以后一起
居住？他叹口气：抓阄没抓到
大房子，不过还好，剩下的都
补了现金。我问他钱没拿来
投资吗？他说没有，存着给儿
子娶媳妇的时候用。

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挂
窗帘，敞开的窗户里有风徐徐
吹来，房子前后都是四层的楼
房，这让窗外看上去特别开
阔，仿佛整个城市都尽收眼
底。附近小学的孩子们已经
放学，却还在楼下的篮球场上
流连忘返，于是便有砰砰的篮
球声传来，夹杂着进球时欢快
的喊叫声。我忽然喜欢上这
个隐匿在繁华中的房子，散发
出的烟火气息。

等所有需要我支付工钱
的师傅都离开了，我又花两个
多小时打扫房间，看看差不多
了，才叫了外卖。吃饭的时
候，听到附近小学的广播里，
一个小女孩正激情昂扬地朗
诵一首诗歌，这久违的来自纯
真校园的声响，无意中听到，
竟如此动人。我倚在沙发上，
一边出神地听着，一边环视着
簇新的客厅，晚风徐徐地吹进
来，犹如一只温柔的手，抚过
这间老旧但却温暖的房子。
我真想在这里，闭眼睡上一
会，像一只暮年的猫，或者头
发灰白的老人。

北国风光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阿荣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4年6月27日 星期四 ■邮箱：nmbgfg@163.com10

诗星
空

晚
风
吹
过

晚
风
吹
过

□
安
宁

惬
怀

絮
语

□□郭海燕郭海燕

颜色，于一个地方来说就是它的标签。
草绿、苔绿、茶绿、墨绿……绿色为

主，不失层次渐变；银白、亮白、钛白、雪
白……一处留白，承纳万物共生。

这便是呼和诺尔，一个绿白交织的静
谧之地，一个水天一色的诗意桃源。

“呼和”在蒙古语中意为“青色”，“诺
尔”为“湖泊”之意，“呼和”与“诺尔”的结
合，成就了大自然的造化神奇。绿是草原
的绿，蓬勃茂盛，白亦是草原的白，汪洋浩
瀚。于是，绿白相映，草湖一色，天地孕生，
美不胜收。

探访呼和诺尔，不必在意季节的变
迁，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风情。
可要真正读懂呼和诺尔，唯有与水亲密接
触方能实现。无论你是选择在湖边悠闲
踱步，任由风轻抚你的脸颊，还是乘船荡
漾在湖上，与湖水拥抱亲吻，呼和诺尔的
水总是展现出一种静谧而又温婉的美。
它静如一块晶莹的宝石，悄然映照出天空
的深邃与云朵的纯净；它又像一块上等的
羊绒，触感温暖而细腻。这种独特的体
验，不禁让人陶醉于这片湖泊的宁静与美
好之中。

风姿绰约，美艳照人。漫步在湖边，水
面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细腻的翡翠镶嵌在
大地之上，浓浓淡淡，深深浅浅，恰似白居
易《江南好》中的“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束
阳光照在湖面，如一道道五线谱，荡漾着绿
色的旋律，氤氲宛如在画中。那湖水是淡
绿色的，绿得清澈无比，绿得润肺清心，彻
底模糊了水与天的界限。仿佛被绿纱层层
过滤一般，明亮纯洁，纤尘不染，清澈得几
乎可以看见湖底的每一寸细节，让人心生
敬畏又倍感宁静。湖岸的石头上布满了五
彩斑斓的苔藓，宛如一颗颗精心雕琢的宝
石，每一块都独一无二，纹路细致入微。湖
面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舞动的绿色丝
带，又似古画中飘逸的水袖，忽而扭动腰
肢，忽而舒展开来，仿佛是大自然的舞者在
湖水中尽情舒展，演绎着一段段生命的舞
蹈。一旁的芦苇丛笔直地矗立着，像是一
群忠诚的卫士，倾尽一生守护着这片纯净
的湖泊。一阵微风拂过，几株芦苇便顺势
倾斜身姿，轻轻摇曳之间，像是在与湖水窃
窃低语，好不浓情蜜意。

一方湖水养一方鲜。静
谧深深的绿在脚下流淌、弥
漫，其中闪烁着如钻石般璀璨
的点点光斑，这些光芒又化作
了无数的白鱼银虾。在清澈
的呼和诺尔湖里，不时有鱼儿
跃出湖面，又“啪”一声钻入水
中。这些白鱼的温床便是绿
色的呼和诺尔湖，只有湖水的
绿，才能养育这些鱼虾的

“白”，这鲜，这美。
此刻，你已经分不清是湖

水滋养了这些生命，还是这些
生命为湖水增添了一分绿。
但你会知道，你与这片湖泊，
与这里的一切生命，已经融为
一体，紧紧相拥。

这使我想到了另一种景
致：呼和诺尔草原上的羊群。
那大片的羊群，洁白如雪，宛
如天空中的云朵，鼓胀到肥美
而晶莹。夏天的阳光正好，熬
过寒冷冬季，又走过温暖春天
的它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涌向
碧草连天的原野，在蒙古包
旁，在清澈的溪流边，在辽阔
的绿地上，自由地奔跑，将它
们肥美身体内满蓄的欢快与
活力，尽数倾洒这片绿油油的
土地上。

欢乐的何止是羊群，何止
是湖水，何止是大地，每次来到
呼和诺尔，我也会像被施了魔法般不由自
主地欢喜。走走停停，漫步在这片羊群点
缀的草原上，任由微风吹拂我的发丝，拂过
我的脸颊，尽情享受这独特的水天一色的
草原风情。羊群虽然是白色，但这白却与
草原的绿相互映衬，分外和谐。究竟是羊
群为这片草原增添了色彩，还是草原的绿
色调和了它们？我甚至怀疑，在美学的色
彩学里，是不是绿和白本就是一对天造地
设的组合，它们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完
美搭配。

白的不止有湖水，不止有羊群，更有
牛奶。

牛奶是牧人的另一种血脉，也
是呼和诺尔人的经济源泉之一。
走进呼和诺尔镇，其隶属的很多嘎
查里都有奶制品作坊，浓缩的奶制

品成为民族工艺和文化传承的
名片。这其中的沃德乐传统奶
制品作坊，便以其精湛的技艺
和优质的产品赢得了人们的喜
爱。从挤奶到熬制再到最后打
模成型，女主人每天都在微信
群里发照片，她一边去快递公
司打包发货，一边忙碌制作奶
制品，还不忘在微信里提醒买
家，不能及时吃掉的奶制品要
放进冰箱冷冻，纯天然的奶酪
奶干，没加半点防腐剂，好东西
可不能浪费。其中不乏很多南
方的买家，她就自己贴钱用空
运的快递，外加多放几个冰袋，
为的就是让没来过大草原的人
们提前感受一下草原的馨香。

色如白玉，奶香芬芳入鼻，
入口香甜嫩滑。这些奶干奶豆
腐是牛奶的浓缩和精华，早已
跨越千山万水，将草原的馨香
和淳朴带到人们的心中。

绿遍草原白满川。品读
呼和诺尔的美，不仅要看颜色，
还要细细感受那独特的气味：
那是草原野花的芬芳四溢、冬
日雪原的甘甜冷冽、夏日牧草
的绿意清新，还有浓厚的游牧
文化与现代旅游相融的气息。

回首往昔，曾经因过度放
牧和气候变化而受损的呼和诺
尔，一度弥漫着沙尘与荒芜的

气息，目之所及是裸露的土地、稀疏的植
被。然而，随着持续的生态恢复与保护项
目的实施，呼和诺尔的绿色生态逐渐回
归，展现出了今日这般万物霜天竞自由的
壮丽景象。天地巨变如大梦一场，但眼前
这幅生态画卷，却真真切切地滋养着每一
个游人的身心。

大千世界，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坚守
的，在呼和诺尔人心中便是如此。守护草
原，坐拥安宁，凭湖临风，小舟唱晚，活得和
绿草一样舒展，清风一样自由，湖水一样
纯净。

盈一眸青绿，捻一瓣心香。
远处，绿色的草浪顺着风从山坡
上跑下来，那起伏的气息，让人想
到悠悠长调，仿佛将整个草原的
气息都融入了歌者的声音中，甚

至感觉到大地的气息，精细到血脉流淌的
音频，超脱时间的羁绊。你可以听到那青
草连同花朵一起翻滚的旋律，如琴弦轻
拨，悠扬而深长；你可以听到那风的低语，
在草尖上跳跃，带着野性的呼唤和自由的
承诺；你可以听到大自然的脉动，每一次
起伏都是生命的节奏，沉稳而有力。此
刻，你会相信，这绿色有着清洁的作用，清
除内心的一切藩篱，提示生命是绵绵不竭
的，如同呼和诺尔大地的草浪，一浪接着
一浪，生生不息。

草，对于呼和诺尔，对于整个草原来
说，不仅仅是生命的载体，更是灵魂的象
征。它们是草原上的绿色使者，祖祖辈辈
生于斯、长于斯。它们无须华丽的衣裳，
也无须刻意的装饰，只需以最纯粹的绿
色，铺满大地，展现出生命最真实的一
面。世间若是没有草的映衬，整个大地将
失去生机，只剩下空洞与单调。

草，如此柔情深涵，又是那样肆意豪
放。每一块大地都被它们填满色彩甚至
填满香气，没有空缺。草的香味，清新而
淡雅，它随风飘散，钻进人们的衣服里，带
来一丝丝清凉。当人们骑马驰骋在草原
上时，马蹄下，草的汁液被轻轻挤压出来，
它们无声无息地浸润着马蹄，为旅途增添
了一抹生机与活力。草，它们是草原真正
的儿女，用柔弱的身躯，将沟壑填满，将荒
芜变为绿原。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
生命的顽强与美丽。

一年又一年，呼和诺尔，绿了又黄，黄
了又白，白了又绿，但呼和诺尔人的日子却
热气腾腾、五彩斑斓：白得似珍珠雪，那是
牧民开“农家乐”的蒙古包；黄得如流光金，
那是老额吉熬制奶豆腐的炼乳油；红得如
胭脂霞，那是村民们缝制的民族祥云红嫁
衣；绿得如翡翠玉，那是草原随风摇曳的如
波绿草……这些颜色，曾让过去一度在温
饱线上徘徊的呼和诺尔人未敢奢求，如今
的他们早已踏着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之
路，将日子过得清风云淡，人亦芬芳。

呼和诺尔之行即将结束，禁不住向远
处瞭望，仿佛看到了水天一色间，晚霞映
在呼和诺尔湖面，盈盈流动的湖水拥着霞
光入怀，波光粼粼中似羞红了脸一般恬
谧，宛如一条绣着火红金边的银丝带，静
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里。浮光跃金，如梦
似幻，就如六月的草原，静候每一位憧憬
美好的旅人，绿水青山、天地绝美……

阿拉善的盐湖大都位于偏远的大漠
戈壁深处，历史上这里的盐主要通过驼队
运输。伴随着悠扬的驼铃声，阿拉善优质
的食盐通过盐道运往码头、车站，然后通
过船运、火车、汽车被运往山西、甘肃等
地。后来随着这里铁路和公路的开通，阿
拉善驼盐古道淹没在历史烟尘中。

查汗池盐湖地处腾格里沙漠腹地。
旧时阿拉善南部巴音呼都格滩牧民的运
盐驼队，在腾格里沙漠中茫茫驼盐古道往
来穿梭……

腾格里沙漠，如诗如画，浩瀚无垠，
沙漠中的每一粒沙砾都仿佛在诉说古老
的故事。

巴音呼都格滩是我的老家，童年时，
每到冬季，我便看到父亲和其他牧民一起
拉着几十峰乃至上百峰顶好的骆驼走进
腾格里沙漠。

秋末，父亲便开始收拾“扎苏”，即用
骆驼运盐的专用鞍具，由两个夹枕、一对
夹杆和杆头绳、肚带等构成。夹枕像大
枕头，即羊毛线织成的长方形袋子里装
满麦草。夹杆是固定在夹枕外侧的木
杆。父亲首先从夹枕里掏出旧麦草，填
充新麦草。父亲说，夹枕不合适会伤到
骆驼的脊背，所以夹枕要做得丰满、厚
实、柔软。我蹲在旁边，看到父亲认真地
把麦草拧成很多串，再将麦草一串一串
整整齐齐地塞进夹枕里。十多天的时
间，父亲做了几十对夹枕。

给骆驼装“扎苏”，要先让骆驼卧倒，
就像林海音在《冬阳·童年·骆驼队》一文中
描述的骆驼“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
了下来”，然后用一对“扎苏”把骆驼双峰两

侧夹住，用杆头绳把左右两侧的夹杆拴
牢，拉紧肚带，“扎苏”安装完毕。

寒冬一日，夕阳如金，洒在苍茫浩瀚的
沙漠，一支驼队载着希望和梦想，跋涉在大
漠深处。父亲他们要在沙漠里搭帐篷，住
一宿。在单薄的帐篷里过夜，只能彻夜笼
火，无法安睡。次日驼队到达盐湖，驮上
盐，便去往宁夏中卫。这样走一趟需要好
几天时间。

我问父亲：“为啥要在冬天走？”父亲
说：“骆驼经过夏秋两季储存脂肪，身形肥
硕，双峰立起来。冬天沙子冻得硬实，骆驼
爬沙比较省劲。就是人受罪，虽然我们穿
着御寒的白茬皮袄皮裤和毛毡嘎登，但装
盐、驮盐和卸盐时，我们的双手冻伤开裂，
非常疼。”

每年冬天，父亲都要从自家的驼群
里挑选几十峰骟驼，跟别的牧民组成若干

“骆驼链子”。一个链子有十几峰骆驼，链
的方法是把一个骆驼的缰绳拴在前面骆
驼的夹杆上，一个连着一个。拉链子的人
骑在最前面的骆驼上，最末骆驼的夹杆上
挂一个驼铃。父亲说：“驼队行进过程中
如果有一个骆驼的缰绳松开了，骆驼便停
步，驼铃停响，拉链子的人便知链子里一
个骆驼的缰绳松开了。”

冬天，巴音呼都格滩上的各种草和
灌木枯萎，唯有冬青这个常青灌木仍然挂

着青绿的叶子。
东边的贺兰山巍然屹立，青脉相连，

巴音笋布尔峰白雪皑皑，顶着银冠。西
边的腾格里沙漠，无数沙峰像驼群的双
峰，一峰连着一峰。清晨，我早早站在院
门口，两手冻得发麻，急忙缩进袖子里。
从口中呼出的气立刻变为白雾，凝结在
睫毛上。

父亲来到院门口，双手抱起我，在我
的额头上亲了又亲，说：“要听你额吉的
话。”我抱住父亲的脖子说：“您早点儿回
来啊。”父亲把我高高举起，送到母亲的怀
里，说：“快进屋吧，外边冷。”母亲说：“您
路上慢慢走，夜里把大氅穿上啊。”父亲跨
上他的骑乘驼，走向茫茫沙漠。

驼队，一个链子接一个链子，在寂静
的巴音呼都格滩，“叮当叮当”有节奏地
响起，由近而远，久久回响。看着驼队，
听着铃声，想起母亲经常吟唱的那首阿
拉善民歌：“浩瀚的金色沙漠，驼队就像
移动的山……”

回屋后母亲说：“你阿布他们把沙漠
里的盐驮到中卫去换钱，不知道来回走多
少趟。每天早上往那么多口袋里装满盐，
放到骆驼上，晚上再卸下来，天寒地冻的，
驮盐和卸盐时你阿布的手冻裂流血，他们
受多少罪啊。夜里在单布帐篷里住，寒冬
腊月，单薄的帐篷挡不住刺骨的严寒。他

们只能一整夜烧火取暖。你想，你阿布挣
一点钱多不容易啊。”

父亲走了没几天，我就开始想父亲
了。我问母亲：“额吉，阿布什么时候回来
呀？”母亲说：“才过两天你就想阿布啦，我也
不知道多会儿回来，你听驼铃声吧，什么时
候驼铃响了，你阿布就回来了。”自那天起，
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听驼铃。每天傍晚，
我都登着梯子爬到房顶上往西南看，盼望
远处出现驼队。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快要过年了。我
突然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声，隐隐约约，
由远而近，那声音像是一曲美妙的交响
乐。我先是往母亲那里边跑边喊：“阿布
回来了！阿布回来了！”接着跑出院门迎
接父亲。

驼队已经到了院门口，父亲穿着白
茬皮袄皮裤和毛毡嘎登，肩上搭着一个大
褡裢。见我跑来，父亲放下褡裢，把我抱
起亲了又亲，又高高地举起我。我也搂着
父亲的脖子亲。

我轻轻抚摸阿布的双手，阿布的手
掌布满了老茧，手背上是横的竖的裂痕，
有的裂口还流着血水。我的心像针扎似
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父亲摸着我的头
说：“儿子，没事的。”

那年，父亲从褡裢里拿出买来的年货：
红红的大枣，白白的麻糖，长长的鞭炮……

父亲走的驼盐古道，因盐业而兴、因
驼运而繁荣，又因汽车
火车等现代化运输工具
的兴起而衰落，逐渐消
失在历史长河中，有的
甚至已难觅踪迹。

驼铃驼铃声声声声
□□布和朝布和朝鲁鲁

北
疆

风
韵

□楚金刚

磐石铸碑向晨阳，国徽昂，耀北疆。
立地安邦，枕戈守边防。千里草原边境
长，蓝肩章，白云乡。

铁骨戎装将士郎，哨岗上，挎钢枪。
寒雪眉霜，军魂闪荣光。星河点亮英雄
榜，使命扛，誓言锵。

江城子·界碑巍然
（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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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发宾

相互依存

我独坐在一块石头上
望着朝升暮合的日头

大漠，月光流动
骆驼、影子和风，仰望
一场利与义的漫长修行，是
怎样回归生命，撩起自然的衣襟
那些相互依存的此起彼伏
无一不在一阴一阳之中

拿起“三尺子”我看见
草原上的毡包，顶顶都是
大盛魁的定盘星
测量着道与德，诚与信
的人间体温

一棵小草经不起大风狂吹
如果一大片小草连在一起
再大的风都可应对，大盛魁
在二百多年前营造了
股份制的强大体系
环环相扣，条条人性
它的出现是营业行为和商道
净化的一次理念提升
归化城至今赓续着
成为北疆文化的一部分

一串驼铃

风，摇响一串驼铃
这声音是播撒寂寞，还是
唤醒沉睡，一步一声，一声一步
听一声驼铃，会让一浪沙漠激动
一声不可以沉鱼落雁
但，能拥抱朔风

驼铃，这节奏是长的起点
还是厚地延伸，骆驼脖子上
挂起的黄昏，比一座山强大
比一条河深远

大盛魁有长长的驼队
白天黑夜浩浩运营
驼铃声，一声一声贴近天空
脚印，一双一双翻动白云
那些情与爱，生与死的艰辛
凝练着一种精神

穿越时空

大盛魁日益兴隆
南来北往的商贾
云集在这里寻宝淘金
日升日落昼夜相承

很快，归化城
成为商贸文化中心
商帮结队，万骑云屯
大批大批的内地商品
从这里中转北上，抵达库伦
恰克图，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布哈拉……

皮毛，牛羊，战马
经水路、旱路向湖广，江浙
川蜀，岭南等地运送
朝霞润过的草原水一样的清
大盛魁
留下一个金色的缩影

遇见春风

与憨厚相处
如遇见了春风
轻轻地打开事物的内心
说出自然间的成与败，输与赢

对于憨厚来说，它可以憨到无怨
吃再多的亏也只是
一缕清风，飘起长长的坦然
落下空空的幽淡

憨厚能化解人世间好多纠纷
可以转换成一种力量和文明
静静地滋润生命

在大漠你能看到憨厚的牧人
天真的牛羊和草原的纯净
生命碰撞着，交融、交合
共育、互生，找一次机会
来这里和憨厚共度一生

大漠，月光流动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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